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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4 月 10 日，电影《我的姐姐》总票房破 6
亿。

《我的姐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

的家庭里，姐弟俩关系疏远。但在父母车祸离

世后，姐姐“安然”面临两难：放弃去大城市发

展的梦想，自己抚养弟弟“安子恒”；还是让其

他人领养弟弟，自己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姐姐的纠结苦楚可想而知。在有些家

庭中，被血缘决定的手足，会对彼此的存在

感到抗拒、疏离。

从 电 视 剧《欢 乐 颂》《都 挺 好》到 电 影

《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

“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访谈了几位现实

生活里的“姐姐”，以及《我的姐姐》主创。有

的姐姐因与弟弟关系尚存在问题，拒绝去

电影院“受虐”；有的姐姐，观影中哭得不能

自已，回家写了很长的日记回顾与弟弟十

多年的故事；也有的姐姐，决定和父母好好

聊一聊天，解开心结。

《我的姐姐》不只是一道选择题。独立和

牺牲，“姐姐们”必须要二选一吗？二孩家庭的

父母该如何树立健康积极的教育理念？女性

成长、手足关系、二孩家庭教育观⋯⋯这些

都是我们在电影之外须审视的议题。

“我 从 哪 里 来”是 所 有 人
都难挣脱的问题

95 后姑娘殷曦，有一个小 7 岁的弟弟，

起 初 她 就 被《我 的 姐 姐》预 告 片 戳 中 了 泪

点。这种体验，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冷暖自

知，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寒假回家，爸妈宣

称是从医院门口捡回来一个弟弟，当时我

对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小朋友一点感觉都没

有，因为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爸妈没

有给我任何预热和接受的时间。”

这种手足关系是毫无预兆“空降”而来

的，尤其当殷曦年少时，她花了很长时间去

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

“看到《我的姐姐》的情节，我就会想起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无人陪伴的夜晚，停

电的晚上我抱着手电筒看书，无比伤心为

什么妈妈要带弟弟去外婆家却不管我；某

次下暴雨学校门口积水到膝盖，旁边的小

朋友都有大人背，我拒绝了陌生奶奶抱我

的好意，独自一人撑伞走了过去。回到家发

现妈妈居然回来了，一边帮我换袜子，一边

问我为什么不让旁边的人抱我过去。”

对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对于弟弟

为什么存在，殷曦困惑了好些年，感觉相当

一段时间里自己的世界“没有妈妈”，读初中

时她都在怨念弟弟把妈妈“抢走”这件事。

殷曦坦言，认定“抢走妈妈”的事实后，

她一度很不喜欢弟弟。直到殷曦上大学，寒

假返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小学 5 年级的

弟弟，偷偷在洗手台镜子的水雾上写：“姐

姐再见，可不可以晚点再走。”那一瞬间殷

曦内心泛起一阵难过的情绪，反思自己好

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而弟弟则会想

念不在家的她。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和自己和解，

妈 妈 不 是 不 要 我 ，只 不 过 弟 弟 也 需 要 照

顾。”所以，殷曦觉得，《我的姐姐》中安然对

弟弟的疏离与纠结是真实的，对弟弟萌生

的保护欲也是真实的。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说，她在创作

时会比较关注“家庭”元素。“我觉得一个人

这一生有可能不去经历爱情，也不去生儿

育女，但‘我从哪里来’是很难挣脱的。你可

以选择朋友、爱人，但是父母、子女是无法

选择的，就像（电影中）舅舅说的‘儿女都是

债’，这个债是从开始就注定的”。

游晓颖表示，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

深刻，所以她想从这方面去探讨女性的处

境和自我成长，表达“家庭羁绊和个人追求

之间的碰撞”。

一碗水端平，好的原生家
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90 后媒体人古古，比弟弟大 6 岁。她的

同事们看完《我的姐姐》后调侃，古古并不

像一个大众传统印象里的“姐姐”，因为整

个人“看不出牺牲的感觉”。

“现在一些人观点有点极端，把女性的

独立和牺牲对立起来。”古古觉得，一提到

姐 姐，很 多 人 要 么 想 到 可 怜 兮 兮 的“ 扶 弟

魔”，要么就是过分自我的“自私鬼”，这两

种印象过于刻板化，为什么姐姐和弟弟就

不能和谐相处、彼此独立发展呢？

工作后，经济独立的古古考虑到弟弟

的学习需要，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作为礼物。

闺蜜感慨于古古的大方，发了一条朋友圈

状态，结果闺蜜的朋友在底下评论：“呀，这

位姐姐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吗？”

古古得知后颇感无奈：“为什么在毫无

了解的情况下就给所有姐姐打上一个苦情

标签呢？”

古古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一直很好，

小学在家时弟弟喜欢黏着自己。古古中学

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回家时远远就会看到

弟弟坐在家门口等待自己。

“《我的姐姐》里安然的不幸，归根到底

来自于父母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我和弟

弟一路能有深厚感情‘打底’，要感谢父母

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不会区别对待姐弟

俩，没有忽视过我的情感需求。”古古也看

到，周围姐弟关系恶劣的家庭，往往都因为

父母“任性偏爱而引发战争”，为无辜的姐

弟俩凭空造成情感困扰。

原生家庭是否形成良好公平的教育氛

围，对健康阳光手足关系的培养至关重要。

环境良好的原生家庭里，拥有兄弟姐妹的

孩子，或许更能懂得照顾所有成员的感受，

会更早学习分担父母的角色压力，以及家

庭不稳定时期的潜在风险。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坦陈：“每个人

的原生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好的

原生家庭确实能够保护你。有问题的原生

家庭带来的影响会长在身上，它不知道什

么时候会冒出来。”

在殷若昕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只有

通过完全与之对应的方式才能解决。“到更

大的年纪，你自己再去组建亲密关系，再面

临那些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但也有

可能这些痕迹一直都在”。

游晓颖也认为，好的原生家庭可以帮

助受到伤害的我们去渡过艰难的时刻，振

作起来。

“我有一些朋友，你觉得她是完全独立

的女性，活得很自我，但她会在某一瞬间发

现身上多少带有原生家庭的痕迹。原生家

庭对性格的塑造还是很深刻的，有时是在

你不自觉的情况下。”游晓颖说。

姐姐们独立做好人生选择题

于佳拒绝去电影院看《我的姐姐》——

她的弟弟性格叛逆，又得到父母的额外偏

爱（集中于教育经费问题），所以于佳预感

到观影是“自虐”行为。

但是，于佳还是去阅读了豆瓣和微博

上的相关评论。她说，现阶段和弟弟恐怕还

没办法解决好关系问题，和父母的关系也

时不时“乌云滚滚”，但她不想深度纠结于

困局，这无异于浪费时间和情绪，不如积极

过好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踏实打拼事业。

于佳笃信，无论姐姐和弟弟关系是冷

是热，头等大事都是坚持走自己想要的路

径，这一点和任何事都不冲突。

《我 的 姐 姐》豆 瓣 评 论 中 ，有 一 个“ 弟

弟”说，自己对姐姐抱有亏欠感。“作为男性

和弟弟，我们能为姐姐们做点什么？或许就

从尊重她们的意志、了解她们的困境、支持

她们的发声开始吧！”

直戳“女性独立成长”议题的痛点，无

疑是《我的姐姐》值得称道之处。

电影中，和安然形成强烈戏剧对照感的

角色是姑妈。在安然父母离世后，姑妈第一个

站出来说出了“长姐如母”四个字，告诉安然现

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抚养长大。这段

“道德绑架”的话自然容易引起极度不适。

后来观众发现，姑妈原来就是上一代

被迫牺牲自我的“姐姐”，曾经梦在远方，如

今只能对着俄罗斯套娃念俄语，祭奠被“长

姐如母”四个字毁掉的青春。

游晓颖指出，电影中姑妈本性的善意

是被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制了，但当安然把

姑妈内心的东西激发出来后，姑妈其实希

望安然能代替她完成一个反叛者的形象。

她看到安然的人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不

想再去阻挡了。

安排两代“姐姐”对话，游晓颖想到了

“套娃”的意象。“最后姑妈说‘套娃也不是

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面，自己的路自己

走’，是说可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不必像

姑妈一样走大家给她规划的路，这是姑妈

对安然的疼惜和理解”。

电影结局是开放的，没有明确答案，电

影之外的姐姐们依然要做好人生的每一道

考题。

殷曦说，如今读高三的弟弟，在她看不见

的时间里“悄悄长大了”。其中一点是，弟弟在

她的影响下，也立志独立追求人生梦想，而不

是伸手向父母要更好的生活。“人需要独立，爸

妈抚养自己长大已经付出了很多，未来涉及

到个人的问题，父母帮忙是因为他们爱你，不

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干，毕竟你已经成年了”。

靠 自 己 能 力 在 大 城 市 安 居 乐 业 的 古

古，也惊喜地发现弟弟为人处世的习惯，以

及价值观都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姐姐

们无论何时，优先过好自己的生活，有独立

的姐姐，就会有独立的弟弟”。

（应受访者要求，殷曦、古古和于佳为
化名）

姐姐们怎么看《我的姐姐》
□ 韩浩月

上映十多天，《哥
斯拉大战金刚》在中
国 票 房 终 于 超 过 10
亿元。而此前上映的
怪兽电影，《哥斯拉》
和《哥斯拉 2：怪兽之
王》票 房 都 没 破 十 。

《金刚：骷髅岛》的内
地票房为 11.58 亿，是
最高的，但有了今年
春节档国产片动辄单
日票房过十亿作为对
比，让人觉得怪兽电
影这一类型，对观众
的吸引力真的没那么
强了。

档期之于电影的
重要性愈发凸显，这
部《哥 斯 拉 大 战 金
刚》，如果换一个观影
需求急需释放的档期
公映，票房会爆炸性
增长，清明节这个档
期，向来冷清，即便哥
斯 拉 与 金 刚 这“ 哥
俩”，也搅不热影市。

或许要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究竟是档
期不行？还是影片不
行？观众一般不会往
这个方向想，如果连
怪兽电影都没法让更
多观众走进影院了，
还有什么类型的作品
能让观众激动？

上个世纪以来，
怪兽电影一直在做加
法，显而易见的一个
加法是，怪兽变得越
来越大，仅以金刚为
例，1933 年黑白版的

《金刚》电影，身高 5.5
米，到 2017 年《金刚：
骷髅岛》的时候增长约十倍，达到 52 米，今
年这部《哥斯拉大战金刚》，身高又翻了一
番，达到102米。

金刚身高变化史，也是观众视觉体验
的提升史，IMAX 巨型银幕已成人们观看
大片的不二之选，它甚至成为预测未来视
频消费时，电影院有必要存在的最大理由
之一。配合不断扩大的银幕，怪兽电影的特
效也日渐精进，《哥斯拉大战金刚》甚至敢
拍摄更多的白天战斗画面了，这对景深与
清晰度，都是不小的考验，而无可挑剔的画
面，恰恰最能说服观众买票。

2013 年的《环太平洋》，以令人惊讶的
超大型机甲战士迎战同样巨大的各种怪
兽，拉开了新一轮怪兽电影的竞争，但也是
自这部电影之后，观众对于银幕上怪兽不
断变大，似乎不再有太强烈的激动，也就是
说，在最初的惊讶过后，观众已经对此习以
为常，也基本认定，创作者会一直坚持把这
条路走下去。

华纳兄弟（《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出品
方）等电影公司，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
一桩保险系数很高的买卖，自古套路得人
心，既然每逢怪兽都挣钱，为什么不少动脑
子多动手？《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剧情虽然
收到不少吐槽，但吐槽者往往在说完剧情
弱之后会补充一句“特效确实值回票价”，
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很熟悉？往往在这句话
背后，藏着另外一句潜台词，“下次不会轻
易再上当了。”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票房不甚理想，
不排除是许多目标观众有了这样的犹疑心
理：不去看，怕错过了一场银幕视觉盛宴，
去看，又怕经历了一场震耳欲聋的轰炸之
后走出影院会有莫名的空虚。

没错，观众向来都是如此难伺候，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要求有震撼人心的视觉、音
效，同样也要求有搅动心灵的故事情节，如
果二选一，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这么多年
来，唯有《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等少数影片，实现了两者的统
一。

2019 年马丁·斯科塞斯说了一句“漫
威电影不是电影”，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
著名导演、演员以及漫威影迷卷入了一场
激烈的讨论当中，随后马丁撰写长文表示

“非常伤心”，他的伤心是因为，他看到了电
影的公式化已经取代了电影类型的多元化
与丰富性，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主流，导演
与编剧的身份变得不再重要，技术类的工
种在电影创作中的位置显著提升。现在的
这部《哥斯拉大战金刚》，很是符合马丁针
对商业片发出的“天问”。

看电影，是要感官享受还是更注重心灵
冲击？这本不是对立的，而现实却是，商业片
与文艺片之间存在的某种没法调和的东西，
在变得越来越尖锐。要是每年都能够有《阿
凡达》这样的电影可以看到，这种尖锐的东
西或许会消弭不少，但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不可能是，这个世界不会只有詹
姆斯·卡梅隆这样
的导演，另外一个
不可能是，即便是

《阿凡达》，也无法
到达全部观众的视
野与内心。习惯接
受一流、二流、三流
的作品并存于大银
幕上，并且视需要
而去选择它，这或
是我们作为观众唯
一能做的事情。

震耳欲聋的怪兽电影吸引力渐失

□ 沈杰群

装载着一群犹太人的卡车上，一个
饥饿的人用偷来的波斯语神话书，和吉
尔斯交换三明治。对方特意强调神话书
极有价值，结果这话成了吉尔斯后来命

运的隐喻。
在森林深处，其他犹太人都被枪决，

生死攸关之际，吉尔斯拿出神话书谎称自
己是波斯人。没料到，恰巧有一个纳粹军
官正在以 20 个肉罐为奖赏，让属下到处
寻找波斯人。关乎生死的难题摆在吉尔斯
面前：向命运妥协，还是将计就计继续演
绎谎言？吉尔斯选择了后者，以“波斯人
雷扎”的身份走进虎穴，就此开启“绝地
求生”的时间表。

这是电影《波斯语课》气氛阴沉、紧
张的开头。

一提起反纳粹题材的经典电影，我们
会想起《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
琴 家》《朗 读 者》《穿 条 纹 睡 衣 的 男
孩》⋯⋯这些电影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去
反映写满苦难和创伤的黑暗历史。

《波斯语课》 改编自德国编剧沃夫
冈·柯尔海斯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短篇小
说。这部电影又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在集
中营里，语言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电影中，两个人的命运被一门语言
捆绑到一起。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科赫，
为了未来去德黑兰开家餐馆开启新生
活，一心想学波斯语；犹太人吉尔斯，
为了保命，不得不战战兢兢独创一门不
存在的“波斯语”。

当 每 日 教 授 单 词 量 从 4 个 变 成 40
个，如此庞大的体量，让吉尔斯几乎陷
入绝境。

就在此时，吉尔斯因为字迹漂亮工
整，获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写犹太人名
簿的差事。当吉尔斯抄写着一行行受难同
胞的姓名时，猛然想到：可以将这上千个
人名词根，直接转化为 “波斯语”词汇。

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后学到的所有
新词，被他赞叹美妙的“波斯语”，其实
都来自每一个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姓名。
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语创作了一首关于和平
的诗，吟诵给吉尔斯听，那一刻窗外传来
屠杀犹太人的声音。

剧情至此，《波斯语课》 彻底揭开了
其创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
很多细节都令观众细思极恐。

比如，科赫如此“死磕”名簿字迹的
工整度，却在那么长时间里始终对具体姓
名视若无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这些犹
太人的名字，就会迅速发现吉尔斯编造的

巨大谎言。可是，渗进骨子里的残忍和傲
慢，让科赫最终困死在这个谎言里。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来历、姓名、
长相⋯⋯都成了无人在意的信息，所有活
生生的血肉之躯，在纳粹军官眼里只是一
个编号，甚至只是一件统一的囚服。

“物化”一个人，是对人尊严的深度
践踏。这一点在很多反纳粹题材电影里都
有所体现。例如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
孩》中，纳粹军官的儿子对眼前的罪恶一
无所知，为了帮犹太人小伙伴一起寻找他
的爸爸，军官的儿子也穿上了“条纹睡
衣”——犹太人的囚服，结果和其他犹太
人一起被关进了罪恶的毒气室。

又比如，科赫对吉尔斯的信任程度与
日俱增，表现出了和待其他犹太人天壤之
别的善意。但是，吉尔斯看向科赫的目
光，除了小心翼翼之外，还散发出愈发明
显的冷酷与恨意，以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对生死的选择，吉尔斯宁可替他人赴死，
也不愿继续苟活。

科赫辩解自己没杀过任何人，但吉尔
斯直接指出，他为刽子手准备食物了。这
不由令我们想到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提出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罪恶分
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

“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

的“平庸之恶”。阿伦特强调，第二种比
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离审判。在海
关，试图逃往德黑兰的科赫满口假波斯语，
自然引起了怀疑，被扣押审问。而另一
边，幸存的吉尔斯，坐在盟军的营地里，
清晰背诵出了 2840 个犹太人的姓名——
不只是名字，还有姓氏。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营给犹太人分
发食物时，吉尔斯默默重复着面前每个人
的名字，并非只为了强化记忆。吉尔斯悲
悯的眼神是在告诉我们：记住这些犹太人
的名字，不是为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
在替历史铭记。

片中，吉尔斯背诵了很久，整个营帐
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认真注视他。这
一段，也丝毫不会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到冗
长。我们愿意听他讲出每一个在世间存在
过的人。哪怕到最后，他们的一生只剩下
一个名字，他们也必须被记住。

吉尔斯在逃出集中营路上，路过教
堂，回眸凝视了一眼，这个画面仿佛是全
片微小又凝练的注脚——语言，是渡人
的。吉尔斯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了一
门独特的语言。这门语言渡他一劫，逃出
生天；也因为有他，为同胞们的存在，留
下了唯一的证据。

《波斯语课》：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一门语言

□ 余冰玥

这个春天，影视剧浪潮迎来一个小高

峰 —— 《山 河 令》《你 是 我 的 城 池 营 垒》

《司 藤》 ⋯⋯ 好 剧 层 出 不 穷 ， 观 众 纷 纷

“上头”。但“上头”容易“下头”难，当

故事终于走到了结局，你是否依旧沉浸其

中 无 法 自 拔 ， 并 伴 随 着 某 些 “ 后 遗 症 ”：

每日固定时段追剧的小期待不复存在，内

心怅然若失，忍不住反复回溯心爱的剧集

片段，早已忘记追剧前的日子如何度过。

倘若如此，你正在经历一场“电子失

恋”。

何谓“电子失恋”？这个词最初出现

于 2020 年 初 热 门 影 视 剧 《想 见 你》 和

《爱的迫降》 结局之后，人们看完喜爱的

影视剧，突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内心备

感空虚、失落甚至难过。有人形容，感觉

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落幕，烟花散去，内

心空落落的，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欲望，如

同失恋一般。

互联网时代，“不用真的谈恋爱，失

恋也能找上门”。过去读完一部经典小说

会怅然若失难以出戏，影视剧则构筑了一

个更容易令人沉浸的“虚拟世界”，给予

人 们 “ 情 感 投 射 ” 的 实 体 对 象 。“ 失 恋

感”往往与投入情感成正比，追剧时灌注

的情感越多，“电子失恋”后的空虚感越

强烈，回到现实便越无所适从。

如此一来，很多人“不是刚刚电子失

恋完，就是在电子失恋的路上”。

有时候，仅仅是剧集结束这件事本身

就让人心生失落。当“剧终”的字幕渐渐

浮 出 ， 人 们 告 别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部 部 影 视

剧，更是追剧的时光和曾经的自己。2011
年，长大了的哈利、罗恩和赫敏站在九又

四分之三站台送走了最后一趟霍格沃茨特

快 列 车 ；《老 友 记》 历 经 十 年 落 下 帷 幕 ，

一 同 结 束 的 还 有 与 老 友 们 共 同 经 历 的 光

阴；《请回答 1988》 的结尾，各户人家一

一搬出双门洞，有网友形容，“仿佛从我

心 里 搬 了 出 去 ”。 在 那 个 “ 平 行 时 空 ”

里，“拟态人际关系”逐渐形成，剧中人

物 俨 然 成 为 我 们 身 边 相 识 已 久 的 “ 老 朋

友”，看剧的同时仿佛也参与了他们的成

长，挥手告别时，不舍情绪自然而然地倾

泻出来。

而包含感情线的故事，“失恋感”更

为明显，哪怕最终结局是“he”（圆满结

局）， 总 有 一 幕 让 人 “ 意 难 平 ”。 网 友 分

享，小时候看 《步步惊心》，大结局后连

续做了一个星期的梦，梦中“抽打”四阿

哥 ， 夜 夜 落 泪 恨 他 不 理 解 若 曦 。《想 见

你》 结 束 后 的 两 周 ， 有 网 友 一 听 到 剧 中

ost （插曲） 就想流泪，“所以暂时将你眼

睛闭了起来”——音乐一响，瞬间闪回入

戏 ， 随 着 公 交 车 里 的 黄 雨 萱 穿 越 回

1998。还有观众难以接受 《棋魂》 里褚赢

的消失，“只要我不看最后几集，褚赢就

永远陪在时光身边，教他下棋”。追剧过

程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我”投放

到角色身上，跟随剧中人物遍尝世事，实

现深度“共情”。

可以说，剧集本身越“勾人”，我们

越“入戏”。只有足够立体鲜活的形象塑

造、贴合逻辑的故事书写、真挚细腻的人

物关系和情感，才会让观众“代入感”满

分，并积攒出足够的情感投射其中，意犹

未尽到“放不下”。

不过，“电子失恋”并不好受，网友

们缓解“失恋感”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有

人从剧集追到现实，将演员、导演采访一

一翻出反复研读；有人坚持“只要我不看

大结局，故事就没有结束”；有人追完正

片 便 转 头 奔 向 “ 同 人 ” 作 品 寻 求 “ 代

餐”，“故事在别人的笔下以另一种方式延

续”；有人反复重刷，直到下一部吸引自

己的剧集出现。与此同时，影视剧公司还

会放出“花絮”“彩蛋”，提供一系列“贴

心 售 后 服 务 ”， 安 慰 尚 未 走 出 “ 电 子 失

恋”的网友们。

有网友觉得，不追剧就不会因“电子

失恋”而失魂落魄。但一次次的“电子失

恋”，本质上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偶遇

了 一 段 令 你 心 驰 神 往 的 绝 妙 故 事 。 面 对

“ 电 子 失 恋 ”， 与 其 “ 害 怕 花 落 而 不 播

种”，不如承认和接纳自身情绪，拥抱剧

集给自我带来的积极效用。譬如 《请回答

1988》 传递出的成长与亲情，《棋魂》 中

的少年热血与永不言败，《山河令》 里武

侠风骨与知己意气，都是高品质剧集带给

观众的良好馈赠。有观众在看完电影 《一

一》 后连着两个夜晚睡不着，“感觉自己

的生命如台词所说一般，延长了 3 倍”。

时间向来是医治一切的良药，“电子

失恋”也不例外。失落感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归于平静，热烈的着迷逐渐化为淡然的

欣赏，收获的感悟经历岁月沉淀，也能酿

成心底的白月光。与此同时，在剧集结束

后抽离自我，以全局的视角去审视作品好

坏，或许也是跳脱情绪、回归个人生活的

另一办法。

“电子失恋”是一场浪漫后遗症，在

影视剧搭建的“平行世界”里，人们得以

短暂地逃离现实，体验旁人的情感与经历。

曲终人散后，关闭屏幕摘下耳机，回归平淡

生 活 。纵 使 心 有 落 差 ，也 不 要 忘 记 身 在 何

处，毕竟屏幕里的美好世界，终究不如日

常生活中的琐碎来得真实。把注意力投射

到学习和生活中，寻找新的关注点——比

如一本好书、一个爱好、一部新剧。能赶

走失恋阴霾的往往是下一次恋爱，下一部

好剧正在路上。

追完心爱剧集，你“电子失恋”了吗

在集中营里，语言
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电子失恋”是一场
浪漫后遗症，在影视剧搭
建的“平行世界”里，人
们得以短暂地逃离现实。

从《欢乐颂》《都挺好》到
《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
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
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如果连怪兽电影都没法
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了，还
有什么类型的作品能让观众
激动？

影 评


